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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的王校长和樊老师的支持和帮助。文责自负。

摘　要：自证预言效应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本文在概要评述自证

预言概念的缘起、发展及其实现过程的基础上，运用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

结合的三角测量法，考察了农民工子女的父母期望对其学业成就的影响。研

究认为，父母期望具有强有力的自证性影响。在“父母感知”与“孩子学业成

绩”之间的相关关系中，有３／５是源于父母期望的自我证实。研究还发现，亲

子沟通质量是父母期望正确性的调节变量，父母期望存在着言语报告和行为

表现上的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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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ｅｎｔｓ’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ｇｉｖｅｎ　ｕｐ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ｓｕｃｃｅｅｄ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Ａｓ　ａ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ｌｆ－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ｐｈｅｃｙ，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很少有哪一个社会学词汇能像“自证预言”这样，不仅被广泛应用
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而且还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Ｂｉｇｇｓ，

２００９）。“自证预言”由罗伯特·默顿１９４８年提出，它用来指“开始时错
误的情境定义引发了一种新的行为，正是这种行为使原初的错误定义
成为真实的”（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４８）。默顿强调，自证预言能够导致社会问题
的产生，比如银行破产、种族冲突和不公平的劳工实践等。错误的社会
信念具有创造现实的强大力量。

１．即托马斯“情景定义”的相关理论主张。

默顿的“自证预言”概念建立在“托马斯定理”１基础之上。托马斯
认为，人们不仅仅只是对一个情境的客观特征做出反应，更重要的是，
人们有时也对该情境对他们所具有的意义做出反应。对情境的定义
（包括公众的预言、观念和期望）成为情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一旦
赋予情境某种意义，那么随后的行为以及这一行为的某些结果也将由
这一意义所决定，即“如果我们认为情境是真实的，它就会产生真实的
结果”（贾春增，２００８：２６６）。
自证预言关涉两个标准：第一，信念／期望必须产生某种独特的影

响，这种影响使现实遵从了最初的信念／期望；第二，在这一过程中的行
动者（或者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并不知晓他们的信念究竟怎样有助于
建构这种现实。由于信念最终得到证实，因而行动者有理由相信，从一
开始他们就是正确的，他们的期望只是反映了现实，但他们忘记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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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致这一结果出现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默顿的表述也暗含了这
一层面的意思：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倾向于认为黑人本质上就智力低
下。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歧视，非裔美国人才在智识能力上处于相对
不利的地位（Ｂｉｇｇｓ，２００９）。

虽然默顿提出了“自证预言”概念，但直到罗森塔尔（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２００２）有关“实验者期望”（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ｅｒ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１的开创性研究之
后，自证预言才获得经验研究的广泛关注。此后，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１９６８）在真实的学校场景中考察了教师期望对
学生成就的影响，这一具有争论的研究成为自证预言研究的典范，它使
得大部分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专注于双方互动的过程。

１．实验者期望效应是指，实施某项研究的实验者有意或无意采取的行为会使被试（人或动
物）产生与研究者期望相一致的表现，例如，被认为聪明的老鼠在学走迷宫时进步更快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２００２：２５－３６）。

一、自证预言的实现过程

（一）人际互动中的自证预言
发生在双方互动（ｄｙａｄ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过程中的自证预言是学者研究

的焦点，因为其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社会互动通常涉及的是双方关系：感知者（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ｒ）和目标
人（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这种区分是人为的，因为在实际互动中，每一方都既
是感知者又是目标人。但这种区分又是必要的，因为可以借此分辨出
谁在双方的互动中拥有主导权，可以基于自身的期望产生对另一方的
影响。感知者形成对目标人错误的感知和期望，并且依据自身的错误
期望而采取了某些行为，正是因为这些行为，使目标人的结果与感知者
最初的期望相符。

有许多力量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只要其中的任何一个使正
常的社会互动过程的某一环节发生了歪曲，自证预言效应就会发生
（Ｄａｒｌｅｙ　＆Ｆａｚｉｏ，１９８０）。在社会互动中，一个完整的自证预言链条包
含如下三个步骤（Ｄａｒｌｅｙ　＆Ｆａｚｉｏ，１９８０；Ｂｉｇｇｓ，２００９）：

１．Ｘ相信Ｙ是ｐ，即感知者形成有关目标人的一系列期望
通过直接观察目标人的行为表现，或者通过了解目标人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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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信息，感知者形成对目标人的期望。例如，教师对学生的期望可
能是来自于学生以前的课业成绩或者以前教过这些学生的老师；家长
对学生学业成就的期望可能来自于其本人对孩子的观察了解以及教师

的报告。
感知者对目标人了解得越多，就会越正确。依据默顿的原初界定，

正确的期望不会促生自证预言。但不幸的是，即使基于对目标人行为
的直接观察所形成的期望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原因之一是，感知者观
察到的只是目标人诸多行为的一个样本，而这个样本可能并不具有代
表性。其次，目标人是在一系列感知者不知晓的限制因素下行动的。
而且，依据观察者—行动者效应，感知者即使知道限制因素的存在，也
会倾向于低估它们的作用，并将行为的原因归于目标人自身。
因为时间压力或空间区隔无法进行直接观察，或者没有观察的动

机时，感知者会基于目标人所属的社会范畴（种族／民族、性别或阶层／
阶级）对目标人行为进行推论和估计，例如，底层群体的父母基于本阶
层成员可能的未来形成对子代较低的期望，如布迪厄所说，“处于最不利
地位的阶级对自己的命运过于觉悟，对于实现命运的途径又过于不觉
悟，从而促进了自己命运的实现”（布尔迪约、帕斯隆，２００２：９４）。简言之，
人们有时基于对某一社会范畴的刻板印象而形成对该范畴具体成员的

期望，这种期望是过度概括化和错误的，经常与目标人的实际行为不符。

２．正因为Ｘ相信Ｙ是ｐ，所以Ｘ有行为ｂ，即感知者基于自身的
期望而对对方采取某种行为

自证预言能够发生，一定是感知者在行为上以与他们最初期望相
一致的方式对待目标人。如果父母只对孩子持有较低的期望，那他们将
更少关注孩子的学业和卷入孩子的教育过程，也不会投入时间和精力在
那些有利于孩子学习的事项和活动上，甚至在他们的行为干扰或阻碍了
孩子正常的课业安排时，会让孩子屈就大人的活动。

１．访谈编码：Ｓ－ＳｕｎＣＤ。

例如，在访谈中，一位小学生说，晚饭之后，爸爸习惯看一会儿电
视，这对辛苦一天的他来说是唯一的消遣，但是电视的声音明显对自己
的学习造成了干扰，妈妈有时让爸爸把电视关掉，但爸爸的回答是：“他
爱学不学！反正也就那样。”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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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正因为Ｘ有行为ｂ，所以Ｙ成为了ｐ，即目标人解释感知者行为
的意义，并基于这种解释而对感知者的行为做出某种回应
正如符号互动理论家所说，人们在对其他人的行为做出反应之前，

总是要对这一行为做出解释。他人的行为并不是自动地传递意义，而
是经由解释而被赋予了意义。行为被赋予怎样的意义将从根本上决定
后续过程的发展（Ｄａｒｌｅｙ　＆Ｆａｚｉｏ，１９８０）。通过这种解释，人们知道“他
人怎样看我”，“我”在其他人眼里是什么样的人。有时目标人不接受，
并努力改变感知者对他们的看法，但经常是，目标人会逐渐认可由感知
者行为所传达的评价的正确性，并继续依这种评价而行为。
在对感知者的行为做出回应之后，目标人也会解释自身行为的意

义，进而对自我做出推论。如果目标人的行为与感知者期望一致，那么
他们可能会因此而将被期望的特质加诸自身。也就是说，不仅目标人
的行为因感知者的期望发生了改变，目标人对自身（改变后的）行为的
解释也会导致自我概念和未来行为的改变。这一环节具有重要意涵，
它意味着，感知者期望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双方互动的情境，其效力
可以达致目标人的整个人生轨迹。
在第三步中，要求Ｙ真的是成为了ｐ，而不是被Ｘ错误地感知为“Ｙ

成为了ｐ”。也就是说“自证预言”不是“感知偏差”（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如果目标人的行为并没有证实感知者的期望，那么感知者会改变或放
弃自己对目标人的评价和期望吗？事实证明，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
感知者以与他们的期望相符合的方式解释现实就是感知偏差，是指感
知者的信念影响了他们对目标人行为的评估和判断。
目标对象的许多行为是模棱两可的，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例如，

一名学习成绩中等的孩子，既可能被看作是有良好成就的，也可能被认
为是没什么出息的。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两可的行为被歪曲地感知：即
感知者以与他们最初期望相一致的方式解释目标人的两可行为。持有
低期望的父母会就此认为“他／她不是读书的料”。这种曲解结果是，感
知者更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期望被证实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关阶
级、种族和性别的刻板印象能够持续存在。

（二）社会互动中的权力不对称
无论是在真实互动关系中发生的还是在实验室模拟互动中出现的

自证预言，通常都是一方拥有对另一方的权力（Ｓｎｙｄｅｒ，Ａｒｔｈｕ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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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ｋａｓ，１９９９），例如家长与孩子、教师与学生、雇主与雇员等。这种权
力不对称使感知者有权对目标人施加对情境的定义，影响目标人的生活
历程，导致目标人在教育、职业和生活方式上发生一些真正的改变。
存在于感知者和目标人之间的权力差异为自证预言的发生创造了

条件。一方面，权力的不对称使感知者缺乏深入了解目标对象的动机，
另一方面也让目标人无力挑战对方的错误观念。经济不利、社会贬低和
刻板印象降低了底层群体的孩子拒斥或否证他人期望的能力和资源。
对于感知者，社会权力通过注意力关注机制（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ｃｕｓ）产生行为确证。权力方极少关注他人的个体信息，而
是依赖既有的知识结构，这种情况下采取的行为更可能导致原初信念
被证实（Ｓｎｙｄｅｒ，Ａｒｔｈｕｒ　＆Ｓｔｕｋａｓ，１９９９）。对于目标人而言，由于权力
的不对称，他们很少有可能去否认这种错误或两可的信念，而很可能接
受这种信念的真实性。例如，学生／孩子接受了老师／家长的判断：学业
这条路真的不是为我们这群人准备的。尽管感知者的信念也许是完全
错误的，但是如果目标人不去争辩，感知者也就没有理由和动机去修正
或质疑自己的看法，这些信念长久存在，直到自我证实。

（三）自证预言的调节变量
近年来有关社会感知的研究更多地致力于辨识自证预言的调节变

量，即在哪些群体中或在什么条件下，自证预言的影响力更强。

Ｒａｕｄｅｎｂｕｓｈ（１９８４）发现，自证预言效应的影响力因年级差异而不
同。最强的自证预言效应发生在一年级、二年级和七年级（Ｒｉｓｔ，

２００７）。年龄越小的孩子越容易受到自证预言的影响，这能够解释一年
级和二年级发生的自证效应。对于低年级孩子的学业成就来说，父母
的心理支持比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更重要。父母期望作为社会资源，
为不同的孩子不同程度上拥有。七年级的自证效应可以解释为，在不
熟悉的情境中人们更容易被各类社会影响所伤害。
此外，研究证实，期望在相对弱势群体中的自证性更强大，例如：女

生、非裔美国学生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学生和低学业成就的学生。这
些学生在地位和权力关系上处于更低的位置，有更少的心理和情感资源
可用来抵制对期望的内化，因而更容易受到自证预言的伤害。
自证预言在这些群体中影响力强，一方面是指他们更可能受到消

极期望的伤害，但也意味着，他们对积极期望也会比其他人更加敏感。

·４４１·

社会·２０１２·４



也就是说，如果“有幸”被给予积极期望（或称正向期望），他们的动机和
努力程度会有更大幅度的改善，如果低成就者在整个学年都维持这样
的努力，那么他们的表现和能力将会显著提升（Ｊｕｓｓｉｍ　＆Ｅｃｃｌｅｓ，

１９９７）。易受自证预言影响有时会带来有益结果，对相对弱势群体的高
估（即积极期望）会使他们获得更大的成就。
低成就者比高成就者更易受积极自证预言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给

总被贬低、批评和污名的学生传递的积极期望，就像一道新鲜的空气，
带给他们从未体验过的触动。如果低成就的少数族裔学生被鼓励去从
事某种困难和象征荣誉的工作时，他们会与白人同学一样有好的表现
（Ｓｔｅｅｌｅ　＆Ａｒｏｎｓｏｎ，１９９５）。
但是，现实是令人沮丧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使感知者对被污名成员

更多地持消极期望。因此，即使被污名的群体成员能够从积极期望中
受益更多，他们也很少有机会获取这种益处。这一点含义深远，因为它
与社会不平等的持存有明显关系。

二、研究背景及方法

（一）研究开展的前提
在“自证预言”的研究领域中，有关教师期望的研究占压倒性地位。

对教师期望自证效应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强调教师期望强大
的自我证实性，即教师期望导致学生成就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与教师
最初的预期一致；另一种强调教师期望对学生有限的影响力，主张教师
期望之所以与学生成就相关，是因为这种期望是正确的，反映了学生的
现实，而不是导致这种现实的出现。前一种观点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
占主导，此后，后一种观点进入学术讨论的视野，并渐趋成为主流。从
研究者的学科划分看，社会心理学家大多支持第一种观点，即强调人们
的感知和期望是错误的和有偏差的（卡尼曼等，２００８），而教育心理学家
则力证第二种观点。两个学科存在的分歧令人惊异（Ｊｕｓｓｉｍ　＆Ｈａｒｂｅｒ，

２００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的研究多强调教师期望的正确性（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这里的正确性是指期望在没有影响（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目标人行为的前提下
（即在没有发生自证性影响的情况下）成功地预测（ｐｒｅｄｉｃｔ）了他们的行
为表现。教师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了解学生，他们对学生的期望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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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能够有效测量学生能力的绩点和标准化测试分数之上。依据定
义，正确的信念并不会产生自证预言效应，仅仅期望中不正确的部分才
能够自我证实（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４８），因此，正确性限制了教师期望的自证预
言效力。
父母期望与教师期望不同，在师生关系中的研究发现（即规模效应

小和正确性高）并不能代表一种有关自证影响的一般模式。
相对教师来说，在形成有关孩子学业成绩的期望时，父母所基于的

信息没有这样客观和可靠，他们通常是通过观察孩子在家里的表现和
听孩子的自我报告而建立起某种期望，其正确性不如教师。此外，对于
底层群体的父母来说，生存压力使得他们与子女有更少接触、互动的时
间和机会。当对个体性信息缺乏了解时，人们更可能基于目标人所属
范畴而形成对他们的期望。上述因素增强了父母期望自证预言发生的
可能（Ｍａｄ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教师期望的自证预言效应可能会随着时间削减，因为学生在整个求

学过程中不会只与一位老师接触并受其影响。但是在亲子关系中则不
同，尤其是学龄儿童，他们尚处于依恋父母的阶段，因此不仅更可能受父
母感知和信念的影响，而且父母期望的自证效应更倾向随时间累积。

Ｍａｄｏｎ等（２００３）考察了母亲对孩子饮酒行为的期望对孩子此后
实际饮酒行为的影响，通过对５０５对母子纵向数据的分析，发现结论与
自证预言相符。在控制了相关变量之后，母亲期望中不正确的部分能
够预测孩子未来对酒精的使用。
父母期望与教师期望有很大不同，以往对自证预言的考察一直专

注于教师期望的影响，忽略了父母期望的作用。因此，本文主要考察的
是农民工群体中，父母期望在多大程度上经由自证过程作用于子女学
业成就。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调查地ＹＸ小学是哈尔滨市南岗区与香坊区交界处的一所

公立小学，始建于１９５４年。所辖学区是哈尔滨市最大的棚户区———白
家堡，这里也是该市最大的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地，在校生中８０％以上
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一位老师告诉笔者，“有点条件的孩子都择校
了，来这儿的多是没有本地户口的流动儿童。”
本研究分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两个部分，用三角测 量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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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探究父母期望对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
三角测量法也称为“多元结合法”，指在同一项研究中使用质性研

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综合模式１分析同一个问题，以取得对研究问
题的全面深入了解。相对于单一的研究方法，三角测量法具有更大的
认知潜力，有助于研究者克服单一方法的内在缺陷，提高分析的广度和
深度。如果一个研究假设可以经受住多种测量方法的检验，那么研究
者就可以更加确信研究的效度（孙进，２００６）。

１．三角测量法除包含这种研究方法上的结合以外，也包括以研究资料、研究者和研究理论的
多元结合来分析某一个问题。

２．哈尔滨市义务教育实行小学五年和初中四年制，这里的五年级是小学毕业班。

３．这种做法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不能确保问卷是否真正由家长完成和家长是否认真填写，理
想的状况是访问员到每位学生的家里，在访问员的指导和监督下家长独自填写问卷，但由于本
人从精力和财力上的确无力完成这样的任务，所以不得已采用了这种做法。这种方法也有它
的好处，因为没有外人在场，降低了家长的评价压力，填写的内容更接近于他们的实际想法。

在三角测量法中，质与量有不同的结合模式，本研究采用的是其中
的“深入式结合”方法，即先进行量的研究，分析研究调查结果。然后在
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出典型的案例进行个案研究或访谈，以取得对
量的研究结果的深入理解和解释（孙进，２００６）。

１．量化研究
为了探求底层父母对子女学业成就的期望是否会对学生的实际结

果产生自证性影响，２０１０年下半年笔者在ＹＸ小学五年级四个班２中
实施了探究父母期望自证预言效应的相关研究。
量化研究的数据有三个来源（详见后面“数据收集”部分）：
（１）学生问卷由学生在课堂上填写；（２）测试成绩包括从老师处

收集到的四个班学生的两次考试成绩（四年级下学期和五年级上学期
的期末考试成绩）。由于一位老师没有保存其中一个班的数学成绩，因
此最终这个班的其他数据也没有被纳入分析，此后分析都是基于其他
三个班的数据；（３）家长问卷由五年级四个班的学生带回给家长填答
并签字，然后由学生带回上交。３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可能的偏误，家
长问卷有如下的指导语：

请家长根据您对孩子的了解回答下面的问题。您的回答
没有对错之分，请放心如实填写。请独立完成下面的问卷，在
填写过程中不要咨询他人，包括您的孩子。在您填写这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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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时，请尽量让您的孩子回避。如果您的识字能力有限，需要
孩子给您读题的话，请按照您自己的想法回答，不要受孩子想
法的干扰。在字母上打勾或画圈，来标明您的回答。

２．质性研究
本文的质性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对学生的访谈基本在学生午休

期间进行，也有的访谈是在对学生家访时完成；对班主任老师的访谈主
要是利用任课时间和学校放假前后的时间；对校长的访谈地点是在校
长办公室。
访谈资料的编码，学生以Ｓ开头，以姓氏全拼和名字首字母标注，老

师以Ｔ开头，以姓氏全拼和名字首字母标注，校长以Ｄ开头，其他相同。

三、父母期望自证预言效应的量化研究

（一）研究实施的过程
１．模型建构
笔者参照社会感知研究中 “反应—建构模型”（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Ｊｕｓｓｉｍ，１９９１）的原初设计，同时结合本研究关注
的问题，建立了有关父母期望自证预言效应的“反应—建构模型”（图１）。

图１：父母期望自证预言效应的反应—建构模型

　　社会感知的反应—建构模型（Ｊｕｓｓｉｍ，１９９１）将感知者的期望与
目标人的结果关联起来。这一模型开始于背景信息（例如目标人过
去的行为，或目标人的群体资格和成就），感知者基于背景信息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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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他们的信念。Ｐａｔｈ　ａ表明，在独立于感知者影响的前提下，这种背
景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预测目标人未来的行为或特征；Ｐａｔｈ　ｂ表
明，在多大程度上感知者基于这些背景信息形成他们的信念；Ｐａｔｈ　ｃ
代表感知者信念对目标人行为或特征的影响；Ｐａｔｈ　ｄ是潜在作用于
双方关系的调节变量。
模型中表明父母期望正确性的部分。学生的背景变量既能够影响

学生此后的学业成就（Ｐａｔｈ　ａ），又能够影响父母对学生此后学业成就
的感知／期望（Ｐａｔｈ　ｂ）。依据该模型，父母期望中有一部分是基于能影
响学生此后学业成就的背景变量建立起来的，是正确的，这部分期望是
由于其“正确性”而预测了学生未来的学业成就，而不是通过“自证预
言”的作用影响了学生成就。期望的正确性是一个连续性变量，在不同
的父母那里，正确性会有不同（Ｍａｄ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模型中表明自证预言的部分。父母期望除了能够预测学生学业成

就以外，反应—建构模型也指出了父母期望可以通过自证预言效应
（Ｐａｔｈ　ｃ）影响学生成就。依据默顿的定义，只有期望中不正确的部分
才具备自我证实性。在父母期望中，不是建立在能够影响学生学业成
就的有效背景变量之上的就是错误的。
模型中表明调节变量的部分。调节变量有加强或弱化变量之间关

系的作用，对调节变量的探求就是辨识出在哪些条件下或哪些群体中
自证预言的作用更强大。在反应—建构模型中，Ｐａｔｈ　ｄ代表了加强或
弱化“期望”与“结果”之间关系的潜在的调节变量。本研究关注的调节
变量是亲子沟通。

２．数据收集
本研究收集到的数据分为四个部分：
学生此前数学成绩（背景变量一）：从曾经任四个班数学课的两位

老师那里收集到四个班此前（即四年级下学期期末）考试的数学成绩。
学生问卷（背景变量二）：２０１０年五年级上学期开学第一周，在综

合实践活动课上给学生发放的问卷，问卷的设计是为了解他们在各门
主科（语文、数学和英语）上的能力自我概念、努力程度、时间投入和兴
趣价值。其中与数学有关的项目进入本次分析，五分量表的态度赋值
从１至５，分值越高表明在数学上越积极的取向：

———“你觉得自己在数学这门课上的能力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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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能力自我概念　整体感知１）
———“与班级其他同学相比，你的数学能力怎样？”

（数学能力自我概念　相对感知）
———“觉得自己在数学这门课上的努力程度如何？”

（自我报告努力程度）
———“与其他科目相比，你在数学这门课上用的时间怎样？”

（自我报告时间投入）
———“你喜欢数学吗？”

（自我报告对数学的兴趣）

１．括号中是对问卷中每个题目测量内容的解释，在实际发给学生和家长的问卷中没有这部
分内容，下同。

２．在具体分析时，将家长填答的时间（单位：小时）分为四类，以与亲子沟通其他项目上的四
分量表相统一，便于整合分析：（０，１）编码为１，（１，３）编码为２，（３，５）为编码为３，５以上编码
为４。

家长问卷（家长感知变量和调节变量）：这份由家长填答的问卷分
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了解家长对孩子三门主课（数学、语文和英语）的
表现、能力和努力的感知，第二部分是关于亲子沟通的项目设计。
第一部分中与数学有关的题目有三个，五分量表上的态度赋值从

１至５，分值越高表明越积极的感知。
———“您孩子在数学这门课上的表现”

（家长对孩子表现的感知）
———“您孩子在数学这门课上的能力”

（家长对孩子能力的感知）
———“您孩子在数学这门课上的努力程度”

（家长对孩子努力的感知）
第二部分有关亲子沟通的四个题目是：
———“您每天与孩子能见面说话的时间大概有　　个小时？”２

———“您与孩子的沟通多吗？”
———“您与孩子的沟通舒畅吗？”
———“您觉得自己对孩子了解吗？”
家长在四分量表上态度的赋值从１至４，分值越高表明与孩子越

有较好的沟通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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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学生自我报告量表、父母感知量表和亲子沟通量表的ɑ值分
别是０．７８、０．８７和０．７９。

１．之所以以数学科目上的学业成绩为标的考察自证预言，是因为国外绝大部分有关教师期
望的研究都关注的是数学科目，因此这里也聚焦数学，以便于对比。

学生此后数学成绩（因变量）１：是指五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完成
之后（２０１１年１月后）从两位数学老师那里收集到学生最新一次的数
学成绩。

（二）数据分析
１．建立基础模型
首先，考察学生背景变量对五年级期末数学考试成绩的预测力。学

生的背景信息包括：学生此前成绩、数学能力自我概念（整体和相对）、在
数学上的努力程度、时间投入和兴趣。表１显示，学生此前成绩和相对
数学能力自我概念对其后成绩有显著的预测力。与整体数学能力自我
概念相比，相对能力自我概念更可能预测出学生此后的学业成就，这意
味着源于社会比较的感知与学生的实际能力更接近。费斯汀格的社会
比较理论指出，我们是从他人那里获取有关我们能力的信息，通过将自
己和其他人比较，我们能得到对自己能力的判断（布朗，２００７：５０）。这里
的研究证实，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就已经依据与同伴的比较来认识自身。

表１：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Ｂ　 ＳＥ　 Ｂｅｔａ　 ｐ

第一步　基础模型

　学生此前数学成绩 ０．９２　 ０．１１　 ０．６３　 ０．０００

　整体数学能力自我概念 －１．５　 １．４７ －０．１０　 ０．３０９

　相对数学能力自我概念 ４．４２　 １．４１　 ０．３１　 ０．００２

　努力程度 ０．７６　 １．３３　 ０．０５　 ０．５６９

　时间投入 １．０７　 ０．９８　 ０．０７　 ０．２５７

　兴趣价值 －０．１６　 ０．９６ －０．０１　 ０．８７１
第二步　自证预言效应

　表现感知残差 ２．７１　 ０．９３　 ０．２１　 ０．００４

　能力感知残差 ０．１５　 ０．８９　 ０．０１　 ０．８６６

　努力感知残差 ２．１８　 ０．７３　 ０．１７　 ０．００４
第三步　自证预言的调节变量

　表现感知残差×亲子沟通 ０．９８　 ０．２８　 ０．２０　 ０．００１

　努力感知残差×亲子沟通 ０．６５　 ０．２７　 ０．１４　 ０．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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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探究自证预言效应
辨识自证预言效应即父母期望中不正确部分的影响的方法是，首

先分别做三个家长感知变量（对孩子的表现感知、能力感知和努力感
知）对学生背景变量的回归，并保留残差，这样每名学生的家长就有了
三个残差变量：表现感知残差、能力感知残差和努力感知残差。每一个
残差项都代表家长期望中不能由学生背景变量所预测的部分，即家长
感知中错误的部分。正向的残差表明，相对于学生背景变量（对此后成
绩）的预测，家长对学生持有更积极的感知；而负向的残差表明更消极
的感知。残差值接近于零，表明父母期望是相对正确的，离零的值越
远，代表错误期望的程度越大。
将三个残差变量加入到上面的基础模型当中，以确定是否在基础

模型所包含的变量之外，残差部分（即感知中错误的部分）还能够预测
此后成绩的变异。如果仍有显著的预测力，则表明父母期望中错误的
部分对学生此后成绩有影响，即自证预言存在。
表１数据显示，与自证预言的假设相符，表现感知残差和努力感知

残差能够预测学生此后成绩的变化，但能力感知残差预测力不显著。
相对于对孩子能力的感知，正确认识孩子的表现和努力需要父母有更
多的时间投入、与孩子有更多密切接触以及了解他们每天在课业上的
表现和努力程度，而不是只在孩子考试后对成绩的关心。这些孩子的
父母因为生计压力，与孩子有较少的沟通，因此他们对孩子的表现和努
力有错误且较低的估计，这种感知和信念经由自证预言过程导致孩子
的表现与他们的期望相符合。
感知残差解释成绩变异的能力反映的是父母期望中不正确部分的

预测力。但是父母的感知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因此需要确定，在父母
期望中不正确部分相对于正确部分的比例，也就是说，要将“父母感知”
与“学生此后成绩”之间相关关系中正确的部分和不正确的部分剥离开
来。从图１可以看出，在“父母感知”与“学生此后成绩”之间零阶相关
系数中减去自证预言部分（即相关中不正确的部分，Ｐａｔｈ　ｃ的通径系
数）即为正确的部分，即：
正确感知＝两变量之间的相关（ｒ）－自证预言（Ｐａｔｈ　ｃ的通径系数）
两者之间的零阶相关是０．７４１，通径系数（Ｐａｔｈ　ｃ）是０．４６１，因此两

者之间关系中正确的部分是０．２８０，也就是说总体关系中大约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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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８０／０．７４１），可以归于父母期望的正确性，大约６２％（０．４６１／

０．７４１）归于父母感知的自证预言效应。
由此可知，本研究证实了社会心理学家对自证预言强大影响力的

论证，但与教育心理学家有关期望正确性（尤指教师期望正确性）的观
点不符。这并不是说，笔者否定了期望正确的可能，只是说底层群体的
家长更可能对孩子抱持错误和较低的期望。

３．考察自证预言的调节变量
几乎所有自证预言效应调节变量的研究都没有将时间因素纳入。

事实上，时间直接影响感知者对目标人感知／期望的正确性。如果双方
沟通的时间较少，就有可能发展出错误期望，从而产生自证效应。父母
与子女的关系中，亲子沟通的质量（沟通是否顺畅和对孩子是否了解）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在一起接触沟通的时间长短。

１．能力感知残差不显著，略去，因此这里只包括表现感知残差和努力感知残差。

分析的第三步是确定亲子沟通对自证预言效应的调节作用。以亲
子沟通量表四个项目的平均值代表亲子沟通的质量。将可能的调节变
量与家长感知变量１的残差相乘，创造出两个乘积项并加入到基础模
型当中去，这两个乘积项为：表现感知残差×亲子沟通和努力感知残差

×亲子沟通。
如表１所示，亲子之间的沟通对自证预言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

用。这意味着：如果亲子之间的沟通较差，“表现期望残差”和“努力期
望残差”导致学业成绩降低的幅度会更大，即因低估而产生的自证效应
会更加强大。

四、父母期望自证预言效应的质性研究

（一）底层群体的低层次期望
对子代的期望是家庭中的重大决定。在做出这一决定时，底层群

体有他们自己的理性盘算。斯科特（２００１）对农民的行事策略与选择有
颇富洞见的讨论，认为农民的价值标准和生活经验反映了“安全第一”
的逻辑结论和“回避风险”的原则。“对于勉强生存的农民来说，可恶的
风险会相当厉害，因为高于期望值的利润也许抵消不了低于期望值的
回报所造成的严重损失。特殊的价值往往被附加到生存和现状的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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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不是被附加到现状的变革和改善上。”（斯科特，２００１：２２）越是接
近生存边缘线的家庭，对风险的耐受性越小，“安全第一”准则的合理性
和约束力就越大，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在生存水平以上冒险的余地。这
就决定了他们重视有保障和稳定的利润。
这一重视安全的思想具有抽象的经济意义，在农民社会中大量的

实际选择、机制和价值中，这一原则也得到了体现（斯科特，２００１：３６）。
对于孩子教育期望的选择和赋予孩子未来学业成就的价值即是这一原

则的重要表现。

１．所谓“首属效应”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阶层间的文化不平等：家庭成员（如父母）为子代直
接提供各种重要的学习资源、文化资本和经济方面的支持，以推助儿童达到更好的学业成就，
使不同阶层的儿童之间产生文化不平等。在分析路径上，首属效应关注的是家庭资源对儿童
能力分化的作用。（刘精明，２００８）

按照布东对于首属效应１与次属效应的区分，源自父母期望的教
育不平等属于不平等机制中的次属效应，表现为不同阶层的家庭在升
学选择偏好和激励方式方面的差异：当一个家庭为子女的入学、升学或
教育形式做出决定的时候，它总是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条
件而做出理性选择。与首属效应相比，次属效应的运作相对更加隐蔽，
它是在机会均等的名义下，让低阶层家庭基于理性选择而形成自我预
期，在自愿的表象下隐蔽地实现排斥的目的（刘精明，２００８；李煜，２００６）。

这些孩子的家长根本没想过要让孩子上大学，只是想着
他们过几年就可以出去打工了。他们和别的家长努力的方向
不一样，他们是在等孩子慢慢长大，然后带他们出去打工。这
些孩子是今天领进（学校）来，明天领出去。我问一位学生的
家长：“你到底是把我当老师，还是当成看孩子的阿姨？”孩子
父亲的回答是：“等把他看大了，我们就出去打工了。”你听，他
说的是“把孩子看大”，学校在他们眼里就是托儿所。我们的
学校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些孩子的家长有一些连字都
不认识，前几天开家长会，要家长签字，我的班上有三位家长不
会签自己的名字，他们把孩子拉过来替他们签名。可见，这些
家长在当学生的时候都不重视自己的学习。没有知识的家长，
他们对孩子学习的敏感度也低，只要孩子能比他们强就行。
有一次，班上Ｓ同学又是好几天没来上课了。我到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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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找到了他的爸爸，见面我就问他：“我学生呢？”我和他爸爸
在工棚里展开了争取学生的谈判，旁边围着一群工人。Ｓ的
父亲指着这些工人说，“你看，他们不都是十七八岁就出来干
活挣钱的吗？”（Ｔ－ＷｅｉＧＬ）
农民工及其子女在物质和道德性的生存最低线之下成长和生活，

由于可支配资源的缺乏，培养一种成功生活的观念显得毫无希望，他们
只能从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出发（亨氏，２００８：９６）。

他们对长远的目标不敏感，他们只对近期目标敏感。他
们都没有奢望孩子能上大学，我也就不敢有这样的奢望。这
些家长没有长远的想法和目标，你不能和他们说远的抽象的
目标，比如，“鼓励孩子好好学习将来才能考大学”，或者“学习
对孩子的将来有多重要”，这些都没用。他们有多现实，你就
要做多现实的事。你要和他们说他们马上就可能想到的、看
得到效果的，才能对他们有触动。你就得和他们讲切合他们
实际的，比如说，在家长会上我和他们说：“即使卖萝卜白菜，
咱也要做一个卖菜高手，能提早知道什么菜能挣钱，能给顾客
讲营养知识，能懂礼貌，不粗野，别人才愿意来买咱的菜。”你
要和他们讲学知识未必是要上大学，他们才能听进去。看不
见的目标会把他们吓到，他们也不关心这种目标。（Ｔ－
ＳｕｎＹＨ）
有关母亲期望与孩子饮酒行为关系的研究认为，教师基于学生的

“社会阶级”形成了有关学生的不正确期望，但是，学生的父母不会使用
有关自身“社会阶级”的错误刻板印象形成关于其子女的期望（Ｍａｄ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Ｍａｄｏｎ等人是基于母亲对孩子偏差行为（即饮酒行为）
的期望提出这一观点的。笔者在学业领域关于父母期望的研究发现与
这一结论不一致。
父母无意识地对自我及子女的阶级归属进行归类后，会形成有关

子女的刻板印象（方文，２００８）。刻板印象是一种试探性假设，人们会为
之寻找更多信息。人们往往对要寻找的信息相当挑剔，通常来说，他们
偏爱证实自己期望的事情，而过于忽略与之不一致的信息（布朗，２００７：

１９１；高明华，２０１０）。因此，他们经常能轻易地举出例子来证明自己的
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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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经常有即使考上大学也没有工作的情况。咱们的家
长对这样的信息很灵通。他们希望孩子早点挣钱，认为把他
们供上大学了，他们也很可能一分钱挣不来。（Ｔ－ＷｅｉＧＬ）
优势群体和底层群体之间存在系统的行为差异，源于群体之间完

全不同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在那些能够影响到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行
为上，这种差异更加明显。优势群体能更多地采用对自己有利的行为，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特定行为在一种社会语境中是有益的，那么这种行
为应该在优势群体而不是在底层群体中更加典型。相反，如果一个特
定行为对个人、家庭及其所属社会群体有害，那么底层群体将更多地表
现出这种行为。这在社会支配论中被称为“行为不对称性”（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底层群体的低层次期望可以看作是其典型表现。行为差
异既产生于社会等级，也造就了社会等级（斯达纽斯、普拉图，２０１１）。

（二）言行不一的期望表现
许多农民工在向社会调查者表达自己的进城动因时，都会将“城里

教育条件好”或者“为了子女进城接受良好教育”放在重要位置（王春
光，２０１１），但这种原初动因并没有体现为他们对子女教育实际的积极
态度和行为参与。无论是笔者的田野调查，还是在上海和北京开展的
相关研究（熊易寒，２０１０；石长慧，２０１０），都揭示出农民工父母的矛盾心
态以及实践中的低期望。

家长送孩子来的时候，都会对孩子说，你要好好学习，学
习不好就把你送回老家放牛。但他们自己却没把孩子学习当
回事，一些家长以转学的名义将孩子带走，实际上就是领孩子
到工地打工。因此，我们的老师经常是从家长那里抢学生。
（Ｄ－ＷａｎｇＤ）
这是家长言行矛盾的真实写照。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得到了与之类

似的研究发现。
老师你说，我们这样的条件，要培养一个大学生，有多大

的可能性？我们这一片，外地来的有好几十户吧，没有一个正
牌大学生……哪个父母不想孩子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但是有
些东西很现实，对吧？（参见熊易寒，２０１０：９０）
不仅如此，熊易寒（２０１０）的研究还指出，在填写问卷时，几乎所有

的家长都希望孩子可以接受更高的教育，都表示只要条件允许，孩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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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读到大学本科，甚至博士，但这种期望和父母现实中的行为存在相
当大的距离。
有研究者发现，关于父母是否重视子女学习的问题，从家长处得到

的说法和从学校得到的说法不一致，甚至有很大的反差。民工子弟学
校的校长认为：

本校的很多学生对于学习没有什么热情，因为家长的态
度也是如此。他们嘴上说重视孩子的教育，但是没有行动，上
学肯定是会送过来的，但是不关心他们的学习，跟学校和老师
也谈不上配合，所以他们对于教育的态度一般。（参见石长
慧，２０１０）
将人们对学业的看法区分为具体态度和抽象态度，可以解释父母

在言行之间的矛盾。Ｍｉｃｋｅｌｓｏｎ（１９９０）认为，对待教育的抽象态度反
映的是主导意识形态，认为教育是向上流动的渠道，关系个人福祉。这
种态度在社会中被广泛共享，并且很少变化。具体态度植根于家庭和
个体体验，因个人生活的现实而不同。底层群体的学生更经常地体验
到学业失败，并且，依据周围人的经验和自身观察，他们知道其所属群
体获得教育回报的机会更少。这会产生一种“反馈效应”。哪些群体更
有可能成为教育的受益者，哪些人最终只是陪衬，这样的现实会影响到
他们的具体态度。
对待教育，底层群体与优势群体拥有相同的积极抽象态度，但是前

者的具体态度更加消极，在他们那里，抽象态度和具体态度之间存在着
断裂。具体态度是一种阶级特异的信念（ｃｌａｓ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ｂｅｌｉｅｆｓ），反映了
生存现实，透过它可以看到阶级、群体之间的机会结构差异如何影响父
母的期望，进而型塑学生的动机、志向和努力。

Ｓｗｉｌｄｅｒ（１９８６）和Ｌａｍｏｎｔ等（２００８）研究者从文化的角度为这种
“言行不一的期望表现”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路径。文化是个体在行动
时可以调用的惯行、信念和态度的知识库存（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或工具箱
（ｔｏｏｌ－ｋｉｔ）（Ｓｗｉｄｌｅｒ，１９８６）。只有存在于人们的工具箱中、成为库存之
一部分的知识，在需要时才可能被调用。不同个体的工具箱库存的知
识也不同，因此，Ｓｗｉｄｌｅｒ（１９８６）认为，关注底层群体是否共享主流价值
观是没有意义的。底层阶级会说他们重视教育，希望能够上大学，但他
们的文化却以与中产阶级完全不同的方式影响自己的行为，这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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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源在于他们的工具箱不具备实现这一志向的知识储备，因而不知
道如何达成这一目标。
在调查地，如果不想进入对口的教育质量一般的初中，小升初的学

生可以参加比较好的民办初中（如哈工大附中）的择校考试。对农民工
子女来说，这是他们能够享受优质教育的唯一机会。如果他们的分数
超过录取线，就可以免费进入这些中学。但这种择校考试并不是由学
校组织的，而是学生个人及其家庭的事情。参加这种择校考试，需要家
长关注各个中学择校考试的时间及考试科目，并且要至少提前两三年
将孩子送到那些对择校考试“有用的”辅导班。如果家长和孩子不知道
怎么去做这些事情，他们就不可能追求这一目标，即便在理论上这是一
种理性做法。
文化库存上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与底层群体居住的社区和接触的

人群有关。底层群体通常聚集居住，产生了一种“集中效应”和“社会孤
立”（威尔逊，２００７：８４）。他们缺乏与代表主流社会的个人和制度的联
系或持续互动。社会孤立压缩了底层群体文化库存的多样性，使他们
很难具备那些能够获得学业成就的策略。策略库存受到个体贫穷和生
存环境人员构成的束缚。因此，即使他们在言语上表现出一种与主流
价值规范相一致的良好期望，也不会转变为行动。
在知识库存方面存在阶级／阶层之间的差异，虽然在价值观上这种

差异并不显著。拥有实现理想的文化库存是文化公民权（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文化成员资格（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的题中应有之意（Ｌａｍｏｎｔ　＆Ｍａｒｉｏ，２００８）。显然，现阶段农民工及其子
女还没有享有这种公民权和成员资格。

（三）对调节变量的解释———生存压力降低亲子沟通
基于群体的等级社会是按照使支配者的生活相对轻松和使从属者

的生活相对艰难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斯达纽斯、普拉图，２０１１：２４７）。父
母对孩子课业的参与与他们的教育程度、意识水平和居住环境等因素
有关，但时间因素同样重要。农民工子女的父母每天为生计奔波，从事
的是低技术水平、高劳动强度和超长工时的工作，他们用于维持生计的
时间挤压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亲子间良好的互动和交流是父母正确
感知孩子的前提条件，而亲子沟通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形成错
误感知和期望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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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是出租车司机，每天早上５点多钟就走了，接早班，
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很累了，吃了饭，休息一会儿就睡了，和我
们姐弟俩说话的时候也不多。……爸爸对我的期望是，如果
学习好，就让我继续上学，如果学习不好，就让我学开车，爸爸
说，现在女司机也很多。我自己也挺喜欢开车的，每次看着爸
爸开车感觉他挺神气。（Ｓ－ＺｈｕＨＹ）
父母与学龄子女之间的互动是“父母卷入”（ｐａｒｅｎ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的表现形式，是父母向孩子提供的重要资源。这种资源可以是有形的，
例如，与孩子一同读书，参与孩子在学校的活动（如参加家长会或参加
学校活动），与孩子讨论白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事等；同时也包括在支持
孩子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或者对孩子的生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孩
子取得成功时表现出欣喜。父母卷入会促进孩子的学习，提升他们的
表现（Ｐｏｍｅｒａｎｔｚ，Ｇｒｏｌｎｉｃｋ　＆Ｐｒｉｃｅ，２００５）。
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卷入行为，在这些孩子父母那里都是缺乏的。
很多家长不管孩子，他们将教育孩子的任务推给了两个

渠道：班主任和托管班。经常老师给学生布置任务，要求回去
让家长给听写或者在家长的指导和看管下完成阅读／朗读任
务，并且签字。第二天来上学，他们是拿着家长的签字，但是
显然家长并没有给孩子听写，也没有指导孩子阅读，因为第二
天当你考他们听写和阅读时，你会发现他们根本无法完成，这
说明，家长在没有指导孩子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的情况下就
给孩子签了字，他们对孩子的学业根本不在意。
开家长会的时候，有些家长走的时候就将孩子的卷子放

在那儿，他们都不愿意将卷子拿回去和孩子一起分析一下错
误和不足。这也说明了家长对孩子学业的态度。咱们的家长
和别的家长不一样，在这些家长的思想里有这样的意识：“将
来给他找个活得了，他也不是那块料。”“读书？那是城里孩子
的事。”他们认为自己不是也都生存下来了吗，孩子至少也都
能够活下来。他们对孩子没有过高的期望导致孩子也没有过
高的期望。孩子对待学习的态度根源在于家长的重视。

（Ｔ－ＳｈａｎｇＨ）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武警，父母也支持。他们鼓励我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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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说要不然就当不上武警了。近期没有什么打算，长远的
打算，能考上军校就行。我从小就喜欢枪，喜欢武警、当兵。
我不喜欢学英语，英语考试一般都是三十几分。（Ｓ－ＮａＹＤ）
在访谈进行的时候，Ｎ的英语书已经丢失一个星期了，他就这样没

书上英语课，妈妈知道这件事，但也没帮他找书或者是买一本新的。妈
妈说他“有没有书都学得一个样”。笔者翻看他的语文课本，发现整本
书全部都散页了，页码顺序是乱的，有的页已经丢失了。Ｎ说他的书坏
很久了，父母忙着小店的生意，也顾不上他。

五、结语

“自证预言”是社会学领域中的经典概念，本文采用量化研究和质
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底层群体中父母期望的自证预言效应，并
得到了证实。这为不同群体在教育成就上的差异提供了替代解释。底
层群体学生在学业成就上落后于他人，人们通常认为这是由于能力上
的差异所导致，但实际上可能有另外一种更重要的原因，即他们身上被
寄予的期望。
有关教育不平等的研究集中关注的是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

教育水平和职业等变量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忽视了一种不可见的
心理资源，即父母期望对孩子学业成就的影响。尤其对于低学龄段的
孩子来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要小于父母心理支持的影响。
虽然父母的心理支持（这里指期望）受到家庭阶层地位的束缚，但

并不由其决定，这就为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提
升子代学业成就提供了可能。正如前文所述，不利群体的孩子易受自
证预言的影响也具有积极意涵，如果他们有幸被寄予正向期望的话。
在社会再生产逻辑之侧并行着社会流动的线索，底层群体的能动性由
此而彰显。
本文对父母期望自证效应的讨论没有关注到子女性别对父母期望

和投入的影响，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其他一些研究揭示出，父母期望
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子女性别（熊易寒，２０１０；石长慧，２０１０）。
底层家庭因资源有限，无法让子女都能够读书，他们通常采取的策

略是供一个孩子上学，一般做出牺牲的一定是家中的女孩。农民工对
女孩的学业期望是读完初中就足够了，初中后教育对女孩来说是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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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即使是成绩优秀的女生，也很少有机会回老家继续考高中。这
带来的结果是，女孩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在小学阶段，女孩明显比男
生上进，但到了初中阶段，两者的差别微乎其微，女生的学习积极性大
大降低。
在很多农民工的思维框架中，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本不是问题，更重

视儿子的教育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表述对子女上学的期望时，父母对
女儿没有接受高中教育丝毫不感到遗憾或愧疚，认为女孩读到初中就
可以了，这种观念已经深深植入到他们的潜意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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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ｒｋ：Ｔｈｅ　Ｇｕｉｌｆｏｒｄ　Ｐｒｅｓｓ．

Ｒａｕｄｅｎｂｕｓｈ，Ｓ．Ｗ．１９８４．“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Ｐｕｐｉｌ　ＩＱ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７６（１）：８５－９７．

Ｒｉｓｔ，Ｒ．Ｃ．２００７．“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Ｓｅｌｆ－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ｐｈｅｃｙ　ｉｎ　Ｇｈｅｔｔｏ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Ｇａｐ：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Ｃａｒｏｌ　ＤｅＳｈａｎｏ　Ｄａ　Ｓｉｌｖａ，ｅｔ　ａｌ．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Ｒ．２００２．Ｔｈｅ　Ｐｙｇｍａｌ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Ａｒｏｎｓｏｎ．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Ｒ．ａｎｄ　Ｌ．Ｆ．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１９６８．“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２１８（４）：１９－２３．

石长慧．２０１０．身份认同与社会定位：北京市城中村流动少年研究［Ｄ］．清华大学社会学
系博士论文．［ＳＨＩ　Ｃｈａｎｇｈｕｉ．２０１０．“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斯达纽斯，吉姆、费利西娅·普拉图．２０１１．社会支配论［Ｍ］．刘爽、罗涛，译．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Ｓｉｄａｎｉｕｓ，Ｊ．ａｎｄ　Ｆ．Ｐｒａｔｔｏ．２０１１．Ｓｏｃｉ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ＬＩＵ　Ｓ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ＵＯ　Ｔａｏ．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斯科特，詹姆斯Ｃ．２００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Ｍ］．程立显，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Ｓｃｏｔｔ，Ｊ．Ｃ．２００１．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ＥＮＧ　Ｌｉｘｉａｎ，ｅｔ　ａｌ．
Ｎａｎｊｉｎｇ：Ｙｉｌｉｎ　Ｐｒｅｓｓ．］

Ｓｎｙｄｅｒ，Ｍ．，Ａ．Ａｒｔｈｕｒ，ａｎｄ　Ｊｒ．Ｓｔｕｋａｓ．１９９９．“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５０）：２７３－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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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ｅｌｅ，Ｃ．Ｍ．ａｎｄ　Ｊ．Ａｒｏｎｓｏｎ．１９９５．“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Ｔｅｓ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６９（５）：７９７－８１１．
孙进．２００６．作为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相结合的“三角测量法”［Ｊ］．南京社会科学（１０）．

［ＳＵＮ　Ｊｉｎ．２００６．“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Ｎａｎｊ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ｗｉｌｄｅｒ，Ａｎｎ．１９８６．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Ｓｙｍｂｏｌ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５１（２）：２７３－２８６．
王春光．２０１１．中国社会政策调整与农民工城市融入［Ｊ］．探索与争鸣（５）．［ＷＡＮＧ

Ｃｈｕｎｇｕａｎｇ．２０１１．“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Ｖｉｅｗｓ（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威尔逊，威廉·朱利叶斯．２００７．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Ｍ］．成伯
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Ｗｉｌｓｏｎ，Ｗ．Ｊ．２００７．Ｔｈｅ　Ｔｒｕｌｙ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ｃｉｔｙ，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ｃｌａｓｓ，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ＥＮＧ　Ｂｏｑｉｎｇ，ｅｔ
ａｌ．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熊易寒．２０１０．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Ｍ］．上海世纪出版
集团．［ＸＩＯＮＧ　Ｙｉｈａｎ．２０１０．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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